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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阳

庚子年，因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我宅家期间，翻阅老照片，一张

泛黄的照片映入眼帘，勾起了上世纪 60年代我在南宁华侨补习学

校求学的往事。

辞别昆明侨校

侨校———归国华侨补习学

校，是祖国为归国华侨青年开

设的初、高中补习学校。上世

纪 60 年代，全国有：北京、广

州、昆明、南宁、武汉、厦门 6

间侨校。学生主要来自东南

亚：缅甸、印尼、越南、老挝等。

凡就读于侨校的学生，称为

“侨生”。1964 年 8 月，我与二

弟陈里邦从缅甸仰光乘飞机

回国，在昆明侨校就读。由于

当时缅甸政府排华，许多华侨

纷纷送子女回国，学校人满，

不堪重负，只得动员部分侨生

前往南宁市华侨补习学校。

1965 年 2 月，我们在昆明

侨校过春节后不久，取道陆路

抵达邕城。时间虽前后 6 年，但

就读两间侨校，却占了全国侨

校的三分之一。可谓“峥嵘岁

月”，温故知新，回味无穷。

昆明侨校门口来了 3 部卡

车，准备送侨生到昆明火车

站。我第一次在祖国搭火车前

往云南省开远。邕城侨校派覃

有广、姚兰老师等来接转读的

侨生们，学校像过节一样热

闹。砚友们互相告别着、鼓励

着；有欢笑、也有依依不舍的

泪水。

当我们来到了昆明火车

站，似乎他们也知道有一批侨

生即将离开，广播喇叭里播放

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音

乐，我们提着各自的行李，按

车票上的车厢上了火车，对号

找位置入座。站台上相送的老

师、同学们都依然站着，等候

火车开动。此时，车厢的广播

喇叭里反复响起了：“我们像

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

……”的曲子，令我激动不已。

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歌唱“包

钢”的这首歌，现在唱起这首

曲子，就会回想起当年在昆明

火车站的情景；是啊！我们要

像骏马一样飞驰了。再见吧，

昆明！

我们乘坐的是慢车，每站

都得停靠，经过十几个小时，傍

晚才抵达开远市。带队的老师

安排我们在旅社住了一晚，翌

日晨，汽车载我们去南宁。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

有旅游大巴，我们是在祖国第

一次坐卡车走远程的。沿途尘

土飞扬，侨生们纷纷捂着鼻，原

想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敞开

喉咙高歌，却被灰尘打住了。

无奈，只好欣赏“江山如此多

娇”的美景。在半途我们还下

榻于旅社一晚，翌日经过百

色，历时 2 晚 3 天，才安全抵

达了邕城。

邕城———南宁市，因邕江

流经城市而得名。邕城侨校，

位于南宁市西乡塘甘蔗站，我

们是乘坐卡车直抵侨校的。侨

校原以印尼归国侨生居多，对

我们缅甸归国侨生的到来，他

们表示了真诚的欢迎，因为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

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

一起来了”。这让我们这些初

来乍到的“游子”，颇有回到家

之感。

一年半的学习生活追忆

邕城侨校比春城侨校的范

围大。校内除了有篮球场、足球

场外，还有游泳池；教学大楼离

男女生宿舍还得走 5-7分钟路

程，食堂（也是全校大会的礼

堂）靠近宿舍。偌大的一个学

校，连我们的到来，才有 400 多

个侨生。夜晚胆小的女生还要

成群结伴才敢出门。抵达学校

后，校党支部书记李金山、校长

骆明在礼堂开了一个欢迎会，

而后按春城侨校时的编班，免

入学考试，按班就读；宿舍的房

间设高低床，按年级、班安排。

我在邕城侨校，读高一②

班下学期，班主任刘季耘老师，

又兼教政治课。大部分老师都

居住在学校的教职工宿舍，以

便随时关注我们的生活、学习。

学校每周四下午组织劳动，或

挖树坑，或挑塘泥，除寒、暑假，

从不间断，以劳动来改造侨生

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现

在学校的足球场，就是我们双

手挥汗开辟的。1965年 8月，我

升读高二②班，班主任是陈亿

忠老师。

当时学校，实行初中生粮

食供应 28 斤，高中生 30斤。助

学金最高 12 元，二等 10 元，三

等 8 元；由个人向学校提出申

请，班委会讨论通过，班主任审

核，学校审批发放。记得每月的

下乡与农民“三同”

1965 年夏，学校开了动员

大会，组织我们这些侨生下乡

与农民“三同”———同住、同

吃、同劳动，时间是 10-15 天，

视农忙情况而定。这可是平生

头一回，要住在农民伯伯家

了，同学们盘算着要带什么日

用品。动员大会上说，农村是

落后的，农民没什么文化，也

不讲究卫生，有的还会吃生的

东西、喝生的水。大家不能嫌

弃，先将就；事后再给他们讲

科学、说道理，这就叫“打成一

片”。

我参加了这次“打成一

片”的“三同”锻炼，住在一对

中年夫妇的贫农家里。他们家

没厕所，大便上公共厕所“轰

炸”（因下面储水，会“扑通”一

声），小便到“大自然”厕所。更

谈不上有“浴房”了，只好跟着

他们去湖边，拿着脸盆、毛巾

擦擦身体了事。头几天，我还

将就着过，后来实在忍不住

了，欲将身体泡到湖里去洗个

痛快，没想到竟然惊动了“蚂

蝗”大叔，几十只像游艇一般

向我小腿袭来，我立马上岸，

才免遭其大饱一餐。这对贫农

夫妇起早摸黑，任劳任怨，他

们过惯了这样的生活，就说吃

吧，他们的粮食供应比我们侨

生更低，菜是自己腌的咸菜、

萝卜干。知道我们要回学校的

消息，那天晚上，他们煮了白

米饭，到湖里抓了两条草鱼，

还特意准备了自家酿的米酒，

准备欢送我回校；我心里特感

动，贫下中农还是疼我们的。

可是，到了晚餐时刻，端在桌

面上的竟然是草鱼生鱼片，

夫妻俩笑着劝着叫我多吃，

这时我想起了下乡前动员大

会上的交待，装着没事也跟

着吃了几片生鱼片，这是平

生第一次啊，印象深刻。饭

后，夫妻俩对我这次下乡的

表现还认可。我也婉转地向

他们宣传了讲卫生有利健康

的道理，当然，他们根深蒂固

的习惯不可能因为我的一番

话而改变的。

“忆往事，峥嵘岁月稠”。

在邕城侨校一年半的岁月里，

除学习、劳动生活外，学校的

文体活动、治安保卫工作也开

展得轰轰烈烈、井井有条。

各种活动百花齐放

多数侨生历来能歌善舞

好运动，每班的团支部、班委

会都设有文体委员，在班主任

指导下开展各班的文体活动。

晚自习前教唱革命歌曲，周

末、平常有班级篮球、足球、乒

乓球、拔河等比赛。虽无电视

可看，但也经常在篮球场或食

堂看电影，可谓丰富多彩、不

感到无聊寂寞。

每逢节假日，如春节、国

庆等，学校除全校大聚餐，改

善生活外，还举办全校联欢

会，由各班出节目，有大合唱、

独唱、舞蹈、乐器合奏、独奏等

等。当时在学校学会的革命歌

曲，至今仍未忘怀，如：《我的

祖国》、《十送红军》、《洗衣

歌》、《大刀进行曲》等等。音乐

使人快乐，让人激情，振奋精

神。总之，当时若无这些文体活

动，我们将变成“小老头”了。

学校从各班抽调文艺骨

干组织了文工团，有乐器组、

舞蹈组等。排练大型歌舞表演

《长征组歌》，准备参加南宁市

中学文艺汇演。我与二弟因会

弹班卓琴、拉小提琴，而参加

了学校文工团的乐器组。同乐

器组的有陈式利、陈中开、苏

文银、叶杰珠、郑玲、朱仲谋、

陈肖何等同学，还有印尼归国

会拉手风琴、弹吉它的侨生。

我们的演出非常壮观、十分成

功，博得了观众们持久不息的

掌声。

侨校教学楼一层有乒乓

球室，平时一些乒乓球运动爱

好者常光顾，挥挥拍子，切磋

球艺。学校组织全校乒乓球选

拔赛，各班的好手们踊跃报

名，从中选出男选手 7名：郑

成基、郑南川、苏文银、刘国

辉、曹东军、梁秋生（印尼侨

生）及我；女选手：吴新玉、陈

超英、唐惠英……成立学校男

女乒乓球代表队。

学校男女乒乓球代表

队，早晨集中跑步，而后由黄

老师（教练）带队，我们正手

无球挥拍 100 次、反手无球

推挡 100 次。上球台练球，或

对角互攻；或一攻一削、一攻

一推、相互搓球等等。不是专

业胜似专业的训练，使乒乓

球男女校队的选手们都有很

大的提高。

我们报名参加了南宁市

大中专学校乒乓球男女单

打、男女团体赛。侨校男女乒

乓球队纷纷荣获团体冠军殊

荣，为学校和全校侨生赢得

荣誉。

针对学校范围大、侨生少

的原因，学校治保会主任易俊

波老师，在各班设有治保委员

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治安保

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任务

6 条：1.维护治安，保卫同学们

的生命、财产安全；2.打击一

切刑事犯罪；3.作好以守为主

的防范工作，措施得力；4.及

时反映情况，经常请示上级；

5.宣传好人好事；6.累积经验。

我参加了学校治保会的

工作，每天夜晚，当同学们都

已熄灯入睡，我们还在教学大

楼及学校各个角落巡逻，生怕

暗藏着校外小偷或犯罪分子，

威胁同学们的安全。回到宿舍

睡觉，已是晚上 10：30许；翌

日，还得照样晨练、学习上课。

我在此时的体重是 95 斤左

右，最瘦时才 88 斤。虽苦犹

荣，至今难以忘怀。

今年适逢母校南宁华侨

补习学校六十周年校庆，特赋

词一阙咏之:

如梦令·南宁侨校

六十周年校庆咏

晨阳

曾读邕城侨校。三百余人热

闹。劳动并求知，艰苦身心健

好。捷报。捷报。舐犊之恩荣

耀。

伙食费是 10元，剩 2元，得寄

缅甸一封家信 0.52 元，只有

1.48元的零花钱了。

1965 年 2 月至 1966 年 8

月，一年半的学习、生活，是在

扎实、艰苦、紧张的日子里度

过的。即便是假期，老师都会

安排满满的，让你只会觉得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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